
【四明清影】

雨后太白湖

五月初的一个早
晨，在鄞州区东吴镇，
雨后的太白湖水杉林
在 远 处 山 峦 的 映 衬
下，呈现出一派宁静
秀美的景象。

记者 胡龙召 摄

A07 广告 2017年5月14日 星期日 责编/徐碧海 美编/曹优静 照排/章译文诗歌会

投稿邮箱
xbh05742890@163.com

金黄的老虎，本名黄洪光。生于
1972 年 12月，四川人，现居宁波。
1994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现供职于东方航空公司。著有诗集
三种：《春服既成》、《烟草史补遗》、
《鲁拜集》。

““互联网互联网++””时代的时代的
诗歌观察诗歌观察

中国诗歌最大的传统就是充分融汇日
常而成为生活方式：婚丧有诗；嫁娶有诗；盟
约有诗；攻伐有诗；占卜有诗；喝酒有诗；赏
花有诗；观月有诗；听曲有诗；看灯有诗等
等，不一而足。诗歌的意义也在这个传统背
景下被高高捧起，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诗歌
鉴赏意识。

2015年以来，因为微信，诗歌书写和阅
读迎来了新局面：传统的诗意生活存在有了
复活扩张的机会。当然，传统诗意生活的方
式存在挑战。

第一是诗意本身要发生迁变而需要应
变。举例来说，乡愁以往是诗意的。而现在
飞机、汽车、高铁的普及，人的远行成为寻常
事，人对世界的想象消失，对远方的渴念消
失。它不再是强烈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警
惕诗歌中形形色色的乡愁。在迈向契约精
神、强调协作与制衡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中，
在高铁、飞机高度压缩时空的全球化、地球
村寨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可能在乡愁上构建
新的诗歌高度。

第二是处理信息的能力。在这一点上，
我仔细琢磨下来，秉持古人的“诗言志”，倒
并不过时。但这个“志”，必须拓展出更多个
阐释。一是志向：对未来的天才般的超敏感
和积极构建（这里可以打破上世纪诗歌里面
那些刻意回避政治和迎合政治的庸俗不
堪）；二是志气：高洁的情怀，抱负（承接汉家
文士传统）；三是标记：对过往刻下痕迹，作
为怀念、纪念，经验的提纯（可吻合诗歌即经
验之说）。诗言志是传统，我们不能只是不
扬弃掉，还需要开拓。

第三如何在诗行里确保汉语的纯度。
社会始终在迁变。在变化带来的大势压迫、
推动下，诗歌的变化是必然的，相随的。其
实只要能够贴近并贴切表现生活现实，承载
得起当下思想情感的交流，就是可行的诗歌
语言。但这其中，我欢迎网络语言，比较警
惕欧化的翻译体语言（不是指词汇，而是其
整体表达），我认为后者是对汉语的巨大不
良冲击。

我们曾经一直是一个上至帝王下到僧
侣都爱写诗言诗的伟大国度。现在不是，但
可能有了机会。我们今天谈论诗歌的道理，
做诗歌的事业，就应该尽最大力量去延缓诗
歌光荣的衰退。 金黄的老虎

独自谈论家乡的河流独自谈论家乡的河流
金黄的老虎

四月之末
有时我去牧放猪群
就任凭它们醉心于沙地和山螺
我偏爱独自去周围
有时也把薄荷搜寻

那椭圆的叶掌
仿佛总在极力黯淡
要径直化入暮色
但时间尚早
太阳才返照山脊

我要先等待夕阳、山丘与松柏的妖柔时刻
那时蹒跚的老人在阡陌上张望
空气懒洋洋从脸上踱过去
坡下，山阴伸向沟垄和水面

橘子花大大方方
从树冠里溢出雪白
枣子花却躲闪着

那白微微的半句话
我张开全部耳朵
也只听见叹息

在春天的山顶上
在春天的山顶上
两个人在促膝长谈未来
像是两个一筹莫展的猎户
对着落入陷阱却不肯就范的野兽发着呆
等他们后来站起身来
太阳把他们的影子长长地倒向山坳
覆盖在下面那一片花海上

这一幕在记忆里演化
后来变成另外的情形：

他们两个变得神灵雕像般一样长大
宁静地矗立在夕阳的山巅
远远俯瞰着他们自己渺小的影子——
在松树下，面对面坐着，手拉着手
一个尽力在安慰那啜泣的另一个

歌唱之诗
这是一个寻常的早上
但四月总归是伤逝的日子
可她在歌唱

我们的厨娘在歌唱
她哼唱着走来走去拖洗地板
歌声激荡起食堂大厅的空旷

置我于浑然一体的一道道忧伤
院子里道路旁都站立着明媚的树
树叶被雨水擦得铮亮
鹧鸪在稍远处呼告
一筹莫展的天空
蕴积着更多的阴沉

但我低下的头和倾听的耳廓都知道
它们都极致地匹配着
她在此刻歌唱

独自谈论家乡的河流
不单是伟大的诗意诱导了你
你那两条河流，你在文本里
唤做小香河、大香河
你反复使用撒娇二字
形容她们在你封地上的流淌

你爱她们，赋予其美好的阴性
你在早年里已准备了太多的篇什
你的雄性在其间太泛滥了
不容辩驳，你把自己作为了君王

——我为你害羞地转过头去
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一样
人们世代交替，灿若星宿，缀满天穹
你只是其间想象过
竭力想要把握无限的人之一

乡亲
他们往往
死在田亩里
正在劳作的时候
倒在自己割下的稻子上
或者自己奋力翻开的土坷拉上

他们对此并不感到多么难过
让他们悚然的是另一件事情
他们的尸身，自明日起
要运送到百里外的炉子里焚烧

他们怎么也接受不了那一把火
他们抱怨说烧起来太痛
他们蚁聚在晒场上
他们绝望地哭泣道：那么一来
我们在这世上就什么都没有了

1983年
那年春天一个漆黑的夜晚
少年已经睡下
忽然又想起果园里那株桃树
他翻身起来,端了油灯，疾步出门

那株桃树是他亲手所植
那日早上才生平第一次开出花
整个白天，他盘桓其下
看书和打盹

他捕捉星光里的花貌和气息
花骨朵在枝叶里呼喊
至少有一百朵童子的声音
它们哀求道：请和我们交换性灵

一百朵花回到了他的家
在那里，它们愉快地度过了一年
他的家人一直没有觉察

第二年春天，他回到家
屋子四处还有花朵们游玩和劳作过的痕迹
日记本的扉页写着一句蓝色的话

“1983年，仍是美好而艰苦的一年”
而被子里却还留着山村女孩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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